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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海西女真首位聚落的军事
防御体系研究 *

The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of the First Haixi Jurchen 
Settlement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摘 要：从首位聚落的概念分析出发，通过对明末海西女

真的重要组成部分——扈伦四部：叶赫、乌拉、辉发、哈

达四部聚落遗址的考察研究，阐释四部首位聚落在其部族

中突出的政治及军事作用。同时从四部城址地理环境、社

会关系、城防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着重研究四

部首位聚落逐步形成过程中的军事防御体系建立与城址空

间形态特征，并从中总结明代中后期女真人在城防建设方

面的营城思想与应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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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arliest settlements 
of the four tribes (Yehe, Wula, Huifa, Hada) of the 
Hulun confederation of Haixi Jurchen and explains their 
important strategical role for the Jurchen unification.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relations, and urban defense structure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a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and urban morphology that highlights 
Jurchen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urban defen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from the mid- to the late-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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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1.1 海西女真与扈伦四部

“扈伦四部”一词出现于明代中后期，是由海西女真内

部分化出的四个主要部落——叶赫部、辉发部、乌拉部、

哈达部的统称。四部兴起于明中叶，主要活动时期为嘉靖

中期至万历中后期。四部同宗同族，在经历了漫长的南迁、

斗争、发展之后，成功在复杂的东北局势中脱颖而出，并

以军事联盟、贸易伙伴等关系为纽带，形成各自独立又彼

此关联的独特联盟，在明代女真发展史上，与建州女真一

同成为明末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两大部族联盟，两者亦

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乱纷争与利益纠葛（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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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扈伦四部的历史沿革

明时随着女真部族的不断南迁发展，女真部族在地域

上越来越接近辽东明境，与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

联系也愈发密切，明朝先进的物质文化资源成为女真社会

发展的极大助力。而迁徙行为亦破坏了女真各部原有紧密

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体系，与此同时私有经济的盛

行、社会等级的产生，不断推动着女真社会的变革。多部

族同盟的地缘政治体系形成，强酋豪族陆续崛起，扈伦四

部则为其中的代表性部族。

而后女真各部陆续结束南迁实现定居，扈伦四部亦各

自整合族众建筑城址，逐渐建立有秩序的中心聚落，部族

内部的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集中与加强。曾经在明代女

真部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两头政长”制度被逐渐弱化。

四部中唯有叶赫部仍施行“兄弟共国，分部而居”的制度，

另三部则完全以单一中心城作为部族的政治军事中心。随

后四部陆续建立独立政权自立为王，部族内部亦形成了以

各自首位城为中心的发展运行模式，首位聚落由此应运 
而生。

2 首位聚落体系概述

2.1 首位聚落的概念

随着集权制度的兴起，这一阶段的女真各部纷纷将

“筑城称王”视为部族独立、强大的象征。各部族首领所居

A	“海西有山夷，即熟女直，完颜余种，亦务耕稼，妇女喜金珠，倚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江夷，居黑龙江，即生女直，数与熟女直仇杀。” 参见魏焕《皇明
九边考》卷二“女直”。

的中心聚落，在建筑规模与形式上均体现出远超其他城寨

的首位性，而其独特的政治属性之于部族社会生活的多个

方面亦具有代表性与唯一性。

明末的扈伦四部，其聚落规模较同时期的明朝城市仍

相差较远，亦尚未形成完整的城市体系。但在各自的部族

体系中，作为部族定居后首领所居住的唯一中心，扈伦四

部的叶赫城、乌拉城、哈达城与辉发城无论在聚落规模方

面还是城址形制方面均远远优于本部族同时期的其他城址，

已然成为具有独特功能与属性的首位聚落。其对外是独立

的军事壁垒，对内又是具有多重功能的部族核心，承担着

部族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核心职能。对于部族

抵御外敌，发展自身，亦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2.2 首位聚落的地域观

明人在对海西女真的描述中有“山夷”与“江夷”的

概念，“海西有山夷……倚山做寨，亦名山寨夷；江夷，居

黑龙江……”[1]A 这是从自然条件进行的划分。[2]221 亦反映

出女真部落在迁移发展的过程中对山川河流等环境因素的

依赖。依山傍水成为四部选址筑城的绝对准则。且四部首

位聚落选址均倚靠各自地区内主要河流的支流，以保证水

源供应的充足与安全稳定。而除乌拉城外，其余三部城址

皆依山而建，形成背山面水的格局以利防御。海西女真各

部以渔猎采集起家，定居后更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经济。

四部所居“两关地素沃饶”[3]427，地区海拔适宜，水草丰美，

周围遍布山林与大面积的优质耕地，可见部族统治者对聚

落农牧业发展的重视（图 2）。

2.3 首位聚落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至明嘉靖中后期，随着四部首位聚落的陆续形成，此

时扈伦四部的社会体系已经告别以血缘为主的氏族组织，

进入阶级分明的奴隶社会。而首位城的修筑，更标志着部

族已形成中央集权式的半独立政权。首位聚落作为整个部

族的核心，不仅具有远超其他城址的人口与资源，更具有

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属性与政治唯一性。而以首位聚

落为核心，部族亦形成了以“首位城—卫城—寨”为整体

的空间分布体系（图 3）。

图 1 四部城址

地理位置关系图

（作者自绘，底图

来自 Google 地

形图）

图 2 四部与地方水文关系图（左）

（作者自绘，底图来自Google卫星图）

图 3 部族社会空间体系概念图（右）

（作者自绘）

首位
聚落

卫
城

寨

卫
城

寨

卫
城

寨
卫
城

寨

卫
城

寨



144

建
筑
史
学
刊JO

U
R

N
A

L O
F A

R
CH

ITECTU
R

A
L H

ISTO
R

Y�
2022

年1

期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载努尔哈赤进攻叶赫部时，

“十一日，至夜黑（叶赫）国二城，一曰张，一曰阿气郎，

俱克之，收二城七寨人畜二千余，即班师”[4]297。

可见二城之下仍有七寨。而关于乌拉部亦有“所属屯

寨”的记载。可知部族的行政规划，在“城”这一级别之

下，则为“屯寨”组织。此时各部族已然建立起了以王城

为中心，“城（hoton）寨（gasan）组织”为依托的完整的

行政及防御体系。[4]

3 四部军事防御体系建设

3.1 防御核心——首位城

1．叶赫部城

叶赫部首位聚落形成于明嘉靖中期，由东西两座城组

成，分属于今吉林省四平市叶赫满族镇张家村与老爷庙屯。

二城隔叶赫河而立，相距明代镇北关六十余里。东城为平

地城，筑于今叶赫河南岸平原一处突起台地之上；西城则

依山而筑，位于河北岸一陡峭山岭。二城背山面河，均由

内、外两重城墙组成。

经实地的田野调查及与考古报告的比较可发现，城

址的位置形态未发生较大改变，文物真实性仍保持完好。

《万历武功录》关于努尔哈赤攻打叶赫东城一役记载“其

外大城以石，石城外为木栅，而内又为木城”[6]200。可见

叶赫东城由内、外两道城墙构成。东城外城的城墙现已

难寻踪迹，学界对此亦有争论，具体范围存疑。内城则尚

留明显城垣残迹，从位置及“择高而居”的女真社会特征

判断，其应为部族首领所居之所。城中可见两处土台，上

遗有青砖，位于内城中心偏南地势较高处，当年叶赫贝

勒“置妻子资财”的八角明楼应筑于此。而在努尔哈赤攻

克叶赫东城时记载“城上兵抵杀一阵，败走，于是四面皆

溃，各入其家。” [4]305 可见东城内城兵民杂居的功能布局特

点（图 4）。
西城依山而筑，内城沿山体走势修筑呈不规则椭圆形，

城内地势较为平坦，尚可见部分青砖残留。城东北角和西

北角各筑角楼一座，呈圆锥状。城东南角临近山崖处有一

相对独立的平台，与内城一墙相隔，地势平坦，四周围有

城墙，位置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亦有疑似小路可通往山

下，交通便利，推测应为内城屯兵练兵之所。而其视野开

阔的地理位置亦可作为极佳的瞭望场所。西城外城半踞山

林，半依河谷。城东侧、南侧地势险峻于防御极为有利，

城北墙沿山势下至城西侧平原谷地，今仍可见部分外墙址

痕迹（图 5，图 6）。
2．乌拉部城

乌拉城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旧街村，古城

历史悠久，初建于八世纪，自渤海国时期几经沿用。古城

为平地城，平面呈不规则回字形，分内、中、外三道城墙。

城四周为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地处吉林盆地与松花江北

下交通要道，视野开阔易守难攻。

乌拉地区因在清代设立打牲机构，在部族覆灭后其城

址及所在地区仍持续繁荣与发展，乌拉城也因此成为四部

部城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有关其城址形制的争议也较

小。乌拉城的考古报告发表于 1966 年，考古人员对乌拉三

城的城墙及相关门址、角楼等进行了系统测量，并绘制出

城址示意图。而后亦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考察勘测，所得

数据结论均与考古报告所记相近，亦可见至今历经数十年

古城并未有较大变化。古城沿袭辽金方城传统，形制较为

规整。内城位于城址中心偏南的位置，《满洲实录》中记载

图 5 叶赫西城现状图

（作者自绘，底图为 altizure
建模）

图 6 叶赫西城城址空间

布局 ［5］

（隽成军《“两头政长”制

下的叶赫部王城内城建制

与功能试析》）

图 4 叶赫东城平面图

（作者自测，RTK 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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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兵乘势夺门，克其城。上登陴，坐西门楼”[7]376。而

城址西靠松花江，临江只有一道中城城墙，可见满洲兵的

目标应为首领所居的中心王城。中城范围较广，地势平坦，

西临松花江，具有充足的生活空间与生产资源，为城内部

众与往来商旅的主要居住活动区域。外城城墙距中城仅 100
余米，平面狭长局促，设于城址防守薄弱的北、东、南三

面呈半围合状态，应为城址护卫、防御的屯兵区域。三道

城墙层层围合，功能分区明确，城外均可见护城河痕迹，

内、中城墙四角均设角楼，可见当时对城址军事防御性能

的重视。（图 7）内城中央有一方形高台，当地人称为“白

花点将台”，夯土而筑，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高度来看，

很像瞭望建筑遗址。[8]（图 8）
 3. 哈达部城

哈达部首位聚落的中心首位城，位于辽宁省铁岭市

开原市李家台乡王杲村北，应为一座由双城组成的复合

型城址。[9] 由山上的新城与山下的石城共同组成，两者

分工明确相互照应。山下河流交错地势平坦，拥有较好

的土地资源，而哈达石城作为平地城亦形制规整，内城

呈四边形，城内地势平坦，今尚可见少许青砖及瓦片遗

存，且有民间笔记记录哈达王城内曾筑有规模宏大的“侠

椙宫”，故推测位于山下平地的哈达石城应为部族首领居

所。山上新城居于北山南侧山腰处，城址坐北朝南，城

内地势随山体走势变化呈北高南低，坡度较明显，不似

宜居之所。而从《满洲实录》记载“时舒尔哈齐填拥于

前，上靡之使开路塞不能入，乃沿城而行，城上发矢，

军士多被伤者”[7]369。可见其城所在地理位置应较为狭窄

险要且应具有较高的城墙。结合其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

较为密集的防御工事设置推测，其在聚落中或为承担军

事职能的防御城。

与此同时，两城之外另围有一道外城，跨越山岭、河

谷，面积范围较大。北部顺山势而上直至山腰，局部设置

瓮城与双墙，十分重视山体部分的防御。而根据城西部、

南部等区域发现的青花瓷片、碎青砖推测，外城应曾为聚

落部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区域（图 9）。
4．辉发部城

辉发城位于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朝阳镇东北辉兴屯。

古城依辉发山而建，地理位置险要，曾倚靠其西侧的辉发

河与东侧的黄泥河，形成三面环河的位置布局，自然地势

成为古城的天然屏障。[10] 古城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由内、

中、外三城组成。内城高踞山岭，四周山体陡峭，视野极

佳，于防御十分有利。城西临河面有一向外突起的平台，

登临远眺河对岸风光一览无余，当地称其为“烽火台”。中

城位于辉发山北部山脚下，城墙沿辉发山走势围合，沿至

山下平原，面积较小但作为内外城的连接纽带，其北侧连

入外城，南侧紧贴河道，位置四通八达。

而相关考古报告显示，在内城和山顶“平台”上，多

图 8 西南角望乌拉内城

（作者自摄）

图 7 乌拉城平面图

（作者自测图，RTK 实测）

图 9 哈达城城址空

间布局

（作者自绘，图内部分

信息来自李澍田《哈

达古城探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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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砖、瓦、陶、瓷碎片，中城内多见铁箭头、铁片，外

城多发现石臼、瓷器、陶器等。可见在聚落中，内城面积

有限而多宫室，地位最高；中城多铁器，应为具备军事功

能的场所；而外城面积范围最广且具有良好的生产生活条

件，应为城内广大部族民众的栖居之所。三城界限明确，

层层围合等级分明（图 10）。

3.2 防御重点——卫城

《满洲实录》中有载，努尔哈赤在制定攻打乌拉部作

战计划时曾表示：“今以势均力敌之大国，欲一举而取

之，能尽灭乎。我且削其所属外城，独留所居大城。外

城尽下，则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乎。” [7]374 由此

可见部族领地内诸城池与其首位聚落首位城的从属关系

以及其所担负的政治与军事职能。而后战术奏效，努尔

哈赤攻下乌拉部宜罕阿麟城，乌拉部贝勒大惊，并立刻

派出使节求和。A更加说明卫城在部族整体防御体系建设

中的重要性。

A	“乌拉贝勒布占泰，因失宜罕阿麟城，大惧，始遣使往来，复通前好。”参见《满洲实录》卷三。

3.2.1 卫城的空间分布

明中后期的东北地区时局动荡，强酋豪族权力更迭

“皆称王争长”，四部身处其中，周旋于各方势力，部族的

兴衰与发展皆与其所处时代环境以及周边形势有所关联。

而作为部族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卫城的分布情况亦受

到周围政治关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叶赫部作为明末海西女真中最强大的部族，曾筑有较

多卫城。虽如今大多已不可查，但从现今保留的部分城址

中仍可见其部族所属卫城多集中于与哈达部交接一带。而

这与叶赫、哈达旷日持久的竞争与仇怨纠葛密不可分。与

此同时东边建州女真的不断崛起亦逐步威胁着扈伦四部。

后哈达部被建州部所灭，叶赫则更加注重东部的防御。

乌拉部卫城多沿松花江分布，由南到北形成沿江防线。

松花江涵盖东北四省区，一直以来都是东北地区贯通南北

的水路交通要道，明时更为女真诸部朝贡贸易的必经之路。

沿江而成的卫城防线用于守护沿江通道的安定。与此同时，

建州女真所居地正位于松花江上游，沿江线路亦是建州部

进攻乌拉的路线，筑城修寨亦为防范建州女真。

哈达部由于倾覆较早且记载缺失，现仅四处卫城址可

查，分别位于主城四端，仍可见围合之势。而四城之中两

城临近叶赫部，两城临近建州女真，亦能对应当时部族所

处局势。作为“南关”的哈达部曾因争夺敕书、贸易竞争

等缘故与“北关”叶赫部展开经年的角力。而建州女真更

是对南关有利的地理位置觊觎已久，争斗不断，因此两处

皆是部族防御的重点。

辉发部可获卫城信息亦寡，今可确认者仅为三处。然

三处卫城中，一处与辉发城隔辉发河相望，可与首位城相

互照应，助其防御。另两城则均靠近辉发河沿线。因辉发

河为当时部族所倚仗的重要水路枢纽，保护河流沿线的安

全亦是保障部族发展的生命线。且两处卫城都在辉发河南

岸，亦可见扈伦四部对南部建州女真的提防。四部卫城分

布与防御形式关系图如图 11 所示。

3.2.2 卫城的形制特点

明代女真部族常沿用原辽金、高句丽时期城址加以改造

图 10 辉发城城址空间布局

（作者自绘，图内信息来自张满庭《辉发城调查简报》）

图 11 四部的卫城分布与防御形式关系图

（作者自绘，底图来自 Google 卫星图）

c）哈达部b）乌拉部a）叶赫部 d）辉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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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四部卫城亦大多沿袭前代所筑城堡。与此同时，各部

卫城与首位城的筑造时期相近，所用筑造手法、筑城思想大

致相同，部分卫城的形制亦具有与四部首位城相似的特点。

4 四部首位聚落的防御特点

4.1 地理环境的决定性作用

四部首位聚落之中，叶赫西城、哈达新城、辉发城均

为山城；而叶赫东城、乌拉城与哈达石城虽为平地城，但

城址周围环境均为群山环绕，河流交错。密布的山林与水

量充沛的河流为部族提供了良好的生活资源。同时背山面

水的格局也十分有利于聚落防御。四部筑城时期正值东北

群雄割据局势动荡的阶段，因此各部选址筑城都首先强调

了防御的稳固性。依山筑城则借助地势天险的优势，增加

了敌人的进攻难度，且居高临下的地形使得防守一方能够

更及时发现敌情，缩短侦察判断的时间，更有利于城池的

防守。而绕城而过的河流亦成为天然的防御体系，也省去

了护城河及一些复杂防御工事的建设，节约了人力物力。

与此同时，四部居址均地理位置险要，自古便是易守

难攻的兵家必争之地。可见聚落在迁徙选址过程中便已有

了对区域防御性能的考量。四城周围地势开阔，低山矮丘

河流环绕，防御视野良好，身为平地城的乌拉城、叶赫东

城及哈达石城亦能通过在城内建筑高台的方式满足防御视

野的需要。同时四周环绕的山脉树林，亦成为战事来临时，

“近者入城，远者避于山谷”[4]305 的临时避所。

4.2 里应外合的城防策略

4.2.1 卫城的向心性

鉴于首位聚落重要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功能，部族的防

御必然以首位聚落为中心，而周围分布的卫城则为其形成

了一套系统的防御体系。从图 12 可见，卫城分布多围绕首

位城集中布置。虽然由于收集到的信息有限，图内所标注

卫城位置并不全面，但亦能大致看出部分围合规律。各部

卫城多分布于其首位城周围，同时镇守于首位聚落的四方，

整体呈一定的围拢状态。

而在较小范围的攻防尺度下，四部首位城周围亦皆有城

A	辉发城、哈达石城现已难以判断护城河痕迹，相关信息均为询问当地居民所得。
B	叶赫东城外城现已难以判断墙址痕迹，此城周数据源自李澍田《哈达古城探疑》。
C	叶赫西城外城现仅可见部分墙址痕迹，此城周数据源自杨立新《叶赫古城考略》。

址与之照应。叶赫部与哈达部均为多城模式，因此对于首位

城的区域防御而言，叶赫部为东、西二城，哈达部有新城、

石城，均可形成相互照应。而乌拉部与辉发部作为临河而居

的单一王城，则其河岸附近均有临近卫城相应。乌拉部首位

聚落位于松花江畔，其卫城亦多依江而设，围绕王城形成线

形防御网络，随时予以首位城支持。《盛京通志》记载，辉

发部所在地域内除首位城辉发城外还有辉发峰下城和辉发河

城，二城位置今已无考，但三城皆以辉发山为记，应相距不

远，位置设置抑或同样出于照应防御的考量。

4.2.2 首位城的防御力

上文提到，各部族由卫城所组建的整体防御体系是部

族有效的防御屏障。然而在假想的整个国家战场上，首位

聚落无疑是整个防御体系的核心，是最后的堡垒。[11]223《满

洲实录》中有描述，当首位聚落遇袭时，“夜黑（叶赫）哨

探见之，即飞报于布羊吉曰：‘满洲大兵至矣。’于是夜黑

国民皆惊惶，其屯寨之民，近者入城，远者避于山谷。”[7]

作为部族保护族众抵御外敌的核心聚集区，首位城所肩负

的军事防御职能可见一斑，而城池所拥有的防御能力亦应

代表明末女真社会军事防御的最高水平。四部首位聚落城

址基本信息总结见表 1。
四部城址内城之中均设有瞭望建筑或瞭望空间。其中

图 12 各部势力范围与卫城分布示意图

（作者自绘，底图来自 Google 卫星图）

表 1 四部首位聚落城址基本信息汇总表

城址

名称
基本结构 平面形态 城周规模（米） 防御工事 护城河 A

叶赫城

分东、西二城。一

平地城，一山城。

均为内、外二道

城墙

均为不规则椭圆形

东城
内城：约 1100 2 马面，2 瓮城 有

外城：约 3500[12]B 不详 有

西城
内城：约 620 2 角楼，3 瓮城 无

外城：约 2800[13]C 不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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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最明显的当属乌拉城，乌拉城是四部之中唯一完全建

于平原地区的平地城，四周开阔平坦，无险可依，在防守

上不占优势。因此乌拉部在内城中央略偏北处堆筑高台以

作瞭望勘察之用，同时内、中两套城墙四周均筑角楼，扩

大城址的防御视野。而同为平地城的叶赫东城，则将内城

选址于山谷平原中的一处天然台地，台地高出地面约十余

米，赋予了内城极佳的瞭望视野。叶赫西城与辉发城为山

城，且均地处开阔的河谷地带，本身便具有良好的瞭望视

野与防御优势，两山城亦均设有独立的瞭望空间。

四部城址的城墙多为土石混筑，坚固程度有限。为增

强城墙防守能力，明末时期的女真城址，城墙多筑瓮城、

马面与角楼等防御工事。乌拉城沿袭辽金筑城特点，平地

四方城，同时内、中城城墙四角遍筑角楼，形成层层设防

的整体防御体系。而同为平地城的叶赫东城，在城防方面

则多接近蒙古的筑城习惯，于城周多筑马面、瓮城。通过

表 1 对比可知，在数量上，平地城城墙防御工事的建设明

显多过山城。可见依靠天险的山城对自身的防御能力更有

信心。又因山地本身环境受限，适宜生活生产居住活动的

可利用空间较少，因此四部在山上城的建设中亦多顺应山

势走向布设城防，组合建筑空间平面，最大限度地利用山

A	此数据为哈达新城与哈达石城外所围合外城的长度。

地的有效空间，减少不必要的空间损失。

壕沟与墙结合，是中国古代城市和邑堡的典型边界形

式。[14] 而女真部城多筑于河畔，故常引水入壕形成城址的

护城河体系。乌拉方城三套城墙，城外均设有护城河，同时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将部城紧邻的天然屏障松花江变为城址

护城河的一部分，强化城址的防御性能。而双城模式的叶赫

部与哈达部，则为另一种情况。叶赫西城与哈达新城均为山

城，城外虽未见人工护城河痕迹，然其外城周围均有天然河

流可与之形成防御组合。辉发城亦是如此。而作为平地城的

叶赫东城与哈达石城，由于四周倚仗较少，故两部对城址本

身的防御要求也更高。叶赫东城更是“守寨以石为城，城内

外叠障以木城，凿濠三重。城中有山，凿山坂，周遭陡绝，

叠石城其上。”[3]431 可见其防御工事之严密（图 13～图 15）。

4.3 防御体系运行机制

4.3.1 整体性

四部首位聚落的防御体系大致由三部分组成：城内的

指挥中心，城中的屯兵基地，城外的防御工事。当面对外敌

时，聚落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城址内外相互配合，展

图 13 辉发城烽火台瞭望空间

（作者自摄）

图 14 哈达外城墙的夯土构造

（作者自摄）

图 15 叶赫东城的马面

（作者自摄）

城址

名称
基本结构 平面形态 城周规模（米） 防御工事 护城河

乌拉城
单一平地城。分内

中外三道城墙

外城：不规则四边形 外城：约 4330 不详 有

中城：不规则四边形 中城：约 3660 4 角楼 有

内城：规则四边形 内城：约 830 4 角楼 有

哈达城

分新城、石城。一

山城，一平地城。

均为内、外二道

城墙

外城整体：均为不规则

椭圆形
新城 内城：约 640

1 瓮城，2 马面，局

部双墙
无

新城：规则四边形
石城

内城：约 420 3 角楼  无 

石城：不规则椭圆形 外城：约 2800A 2 瓮城，局部双墙 无

辉发城
单一山城。内中外

三道城墙
均为不规则椭圆形

外城：约 2600 不详 无

中城：约 1380 不详 无

内城：约 720 无 无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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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统一性与整体性。对于体系的建构，越靠近聚落的中心

部分，其建设所依赖部族社会体系的成分越多，越向外延伸

则利用自然环境的成分越多。而防御体系的成熟程度亦取决

于部族的社会发展水平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图 16）。
四部首位聚落城墙均环绕内城而筑，同时内城中均筑有

高台。作为首位聚落内体量最高的建筑，高台建筑是部族领

导者所构建的权力中心，亦是整个聚落的最高点，成为城址

防御中瞭望敌情的信息中心与做判断定决策的指挥中心，在

部族的防御体系中承担着统领全局的职能。与此同时，居高

临下是一种位能贮备，层层递进，步步高升，使防御优势所

带来的安全感不断增强。[14] 内城中心的高台建筑作为城内

居民视觉与精神上的双重制高点，亦为部族民众建立起一座

心理防御的高墙。四部首位城内均设有固定的屯兵、练兵之

所。女真部族兵民一体的社会制度，即保证了作战效率又平

衡了部族日常生活生产的劳动力需求，并在聚落有限的土地

资源基础上，构成了部族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统一体。屯兵

的位置均分布于城内防御较薄弱的区域，既满足日常城防的

需要，同时也为城池抵御外敌提供主要战力。

城址本身防御工事建设为聚落防御中的外层，亦是最

基础的一环，并通过形态上的围合，使聚落成为一个独立

而完整的整体。由此，聚落以内城宫室为中心，边界提供

领域，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为部族带来向心力与凝聚力，规

整的边界带给内层民众强烈的场所感和安全感，城址建设

之于部族长远发展的意义由此凸显。

4.3.2 针对性

四部在筑城时均充分考虑并利用了周围自然环境优势，

在城址的防御建设方面亦是如此。对于城址的防御性能，

四部均有着整体性的考量，在利用自然的同时，有的放矢

地加固防御较为薄弱的区域，此举既提高城址的防御水平

又减少筑城的工作量。

作为山城的辉发部城三面临水，拥有天然防御屏障，

因此部族将防御重点落在山下的平原地区。面向东北修筑

屯兵的中城，以此弥补平原地带防守的短板。而与之地理

环境相似的乌拉部，其临江一面作为城址天然的护城河，

防御水平较高，在加筑外城时将城墙连至河岸，直接省去

了西面外墙的修筑工程。而城址另三面直对宽广平原，无

所依凭，则增设中、外城两道护城河，如此层层设防只为

加强城址西向防守能力。叶赫西城亦是如此，西城依山而

筑，山城东侧为陡崖，西侧为缓坡。对比内城东西城墙的

防御工事设置，可发现两者差距十分明显。西侧修筑两道

城门均为瓮门，同时另设一处角楼，个别区域亦为两道城

墙，而东侧仅发现一处角楼。重点清晰，分工明确，可见

部族对城址整体防御性能的把控。再对比身处平原的叶赫

东城，其环城凿濠筑墙，四处设防并无偏颇。而哈达部虽

因保存情况较差现难以具体分析其防御工事的布置特点，

然而从其外城东侧靠山部分加设的一段双墙可见，部族对

城防的布置亦是有所侧重的，推测东部双墙或用以抵御来

自东侧山岭的潜在威胁（图 17）。
纵观建州努尔哈赤吞并扈伦四部的过程，对于三重城

垣的乌拉城，曾有部下劝其强攻，然努尔哈赤并未应允，

而是诱敌出城，再将其歼灭，可见其对乌拉部坚城深壕还

a）辉发城

b）乌拉城

c）叶赫西城

图 17 扈伦四部部分城址的防御侧重示意图

（作者自绘，王思淇 摄）

图 16 扈伦四部城址的防御体系示意图

（作者自绘）

社会成分

中央集权完善

兵民一体制度

自然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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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一定顾忌的。而对于哈达部与叶赫部，亦均与之进行

了胶着的攻防战才最终取胜，四部城址的防御能力可以 
想见。

5 结语

身处明末东北豪酋并起、权力更迭的动荡时期，扈伦

四部在建设最核心的首位聚落时均格外重视城址的防御能

力。然而城址的防御水平由多种因素决定，险峻的地理环

境、坚固的城池、充足的兵马粮草、适时的外部支援等。

随着部族的不断发展，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全面，聚落的防

御体系亦愈发成长成熟，四部均建立起符合自身实际情况、

军事性质强烈的都城防御体系。从最初选址对地域防御性

能的充分考量，到利用自然优势布置空间扬长避短，再到

各城针对城内、城墙、城外三大区域修筑的各式防御工事

及卫城系统，内外相互配合，形成层层围合的防御体系。

部族兵民一体的社会制度和中央集权的统筹规划则成为聚

落可靠军事力量的来源，共同维护首位城作为部族最大军

事壁垒的牢固地位。此时的女真部族已经脱离了最初择环

境而居的原始层面，并随着由首位聚落所代表的集权式政

治制度的形成快速发展，逐渐在群雄割据的明末时代崭露

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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